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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草是最具三川半文化地域特
色、集劳动与娱乐于一体的民间文艺
形式，其功用在于愉悦心情、鼓舞士
气、褒勤贬懒，进而提高劳动效率，保
障劳动质量。它主要流行于金沙江中
下游的农村地区。

打鼓草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民俗辞典》第 315 页第 3 条
记载了与金沙江中下游打鼓草活动情
况相似的内容：“薅草锣鼓，鄂西土家
族传统娱乐形式。薅草时，在锣鼓声
中，由歌师领唱，众人接腔合唱，唱腔
丰富，曲牌多样。因器乐配备不同，分
为文锣鼓、武锣鼓、叫歌锣鼓等。歌师
多由有威望的中老年人担任，是劳动
的组织指挥者。该形式在汉代已颇为
盛行。”《鹤峰州志》中的竹枝词也有相
关描述：“栽秧薅草鸣锣鼓，男男女女
满山坡，背上儿放阴凉地，男叫歌来女
接歌。”

20世纪 80年代，笔者在永善县青
胜乡有幸采访到两位高龄打鼓草歌
师——李朝哼和李富银。李朝哼回忆
说：“20 世纪 30 年代，青胜乡的打鼓
草，是一个叫姚云旺的村民前往四川
省屏山县龙华镇学来的。当时，打鼓
草所用的鼓只有香洲才买得到，所以
有‘鼓是香洲鼓，锣是苏州锣，三锤鼓，
九锤锣，热热闹闹过大河。太阳出得
忙，照到香洲场，香洲来采鼓，打鼓接
太阳’的说法。”

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一对农家
夫妇顶着烈日上坡薅草，丈夫偷懒，薅
几锄便停下休息，只让妻子一个人干
活。丈夫捡来一个破瓜瓢，伴着妻子
挥锄的节奏“嘣嘣嘣……嘣嘣嘣”地敲
了起来。妻子很生气，赌气往前猛干，
几锄就薅到了丈夫歇脚的地方。丈夫
意外发现，敲打破瓜瓢能给妻子鼓劲；
妻子也察觉到，听着这有节奏的敲打
声能消除疲劳、忘记暑热。于是，丈夫
干脆解下妻子的裹脚布，把瓜瓢拴好
挂在脖子上敲打。后来，人们用鼓替
代了瓜瓢，这一做法也渐渐在当地流
传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鼓草活动被
山民广泛接纳。每到薅草时节，玉米
林中，山民们站成雁鹅队形，伴着铿锵
的鼓声、悠扬的歌声挥舞银锄，队伍平
稳快速地向前推进。经年累月，打鼓
草在山民心中越发神圣，由此也演变
出不少约定俗成的规矩。最早的鼓师
不叫“打鼓匠”，而是被称作“懒头”或

“绊绊匠”。由于鼓带最初是女人的裹
脚布，鼓便不能从头往下套，要从脚往
上套。鼓被称为“花鼓”，敲鼓棒叫花
芊，鼓套必须用红布条制作。两拨队
伍相遇时，人们会相互赠送系着五色
丝线的花芊，以表达友好。

永善打鼓草的现实情形
打鼓草歌按从早到晚的演唱顺

序，可细分为：请土地、办交聒（打招
呼）、清早歌、接太阳、吃烟歌（也称歇
气歌，一天歇气 4次，所唱内容大体相
同）、花歌、立庙堂（有的地区叫“立学
堂”）、烧庙堂、吃饭歌、扬歌、茶歌、唱
古人、放风流、送太阳、连姣歌、送郎
歌、收工歌共 16章（各地有差异）。每
章都有特定的开头与结尾，中间可即
兴编唱，其中扬歌最为自由随性，凡是
与其他章节主题不相关的内容，都可
以在扬歌中演唱。其他歌段，如果要
把此章挪到彼章唱，就必须“掉头换
尾”，即给每段歌词添上与对应时辰活
动密切相关的歌头或歌尾。比如“清
早起来脸儿黄”，如果要在太阳落山时
演唱，就要改成“太阳落坡脸儿黄”。
因此，除固定的开头和结尾外，无论是
山歌还是小调、早歌还是晚歌、接郎还
是送郎，只要更换对应的歌头歌尾，都
可以适配不同时辰的演唱场景。

除上述章节外，歌师还要根据现
场情况，随时即兴编唱针对性极强的
歌段。比如，看到有人偷懒耍滑，就要
唱催工歌：“快点薅！快点薅！不要伸
起蚂蟥腰！客人见了不好看，主人见
了好心焦！”若薅草现场有客人到访，
就要唱迎客歌：“鼓儿两边排，遇口有
客来，山中无板凳，敬你歌一排。”

从歌词的形式来看，各章节以散
歌为主、调儿为辅。这里所说的“调
儿”，是指专门咏唱某个人、某件事或
某个活动过程的长篇唱段，其描述风
格风趣诙谐、细腻生动。

比如这首唱虼蚤的调儿：“太阳出
来满坡黄，听我唱个怪名堂，虱子就怕
开水烫，臭虫就怕晒太阳。只有虼蚤
生得怪，前脚短来后脚长，白天它在灰
头耍，夜晚忙起进绣房。一纵跳到榻
凳上，两步跳到象牙床，毡条毯子它先
睡，官家小姐它先尝。手拿明灯把它
照，它在线缝把身藏……”

散歌多为 7 字句或 5 字句的四行
山歌，这种歌内容包罗万象，世间万物
皆可入歌。比如：

清早起来去掏（摘）菜，
露水汪汪打湿鞋（方言读“亥”），
背时女儿妖精怪，
天晴那得露水来？
昨晚不来为哪端？
前门后门是妹关，
前门我用灯草抵，
后门我用花线拴。
妹儿生得一支花，
哥儿无钱望倒她，
田坎脚下点豇豆，
慢慢牵藤来缠她。
打鼓草唱腔丰富，节奏自由，曲调

多采用五声音阶，极少出现“4”“7”这
两个半音。歌师由当地威望较高、思
维敏捷、能说会唱的成年男性担任，他
们大多都能达到见物成歌、随口成韵
的程度。演唱形式为鼓师领唱、众人
接腔合唱，田间银锄齐挥、歌声喧天，
正所谓“唱首山歌来玩耍，热闹不过这
条沟”。

2005年7月2日，永善县文化体育
局组织文化普查队，前往桧溪镇簸箕
村上坝二社大梁子组林云友家的承包
地录制打鼓草活动视频。一行人抵达
现场后，只见早已在此等候的村民们
脖子上都统一系着白毛巾，既显庄重，
又透着干练气质，个个精气神十足。
鼓师经过简短的沟通后，一声“排起！
排起！”的号令落下，打鼓草活动便正
式开始。村民们根据顺序各自站成一
行，排成雁鹅凌空飞行时的斜排队形
（俗称“雁鹅行”），紧握着铲锄把，俨然
运动场上等候发令枪响的运动员。鼓
师鼓点一响，鼓声伴着歌声满坡飞扬，
银锄时高时低，犹如绿海中的层层波
浪，有节奏地向前推进。经过数十个
来回的劳作后，一大片苗地变得土层
疏松，秧苗迎风摇曳，苗行间干净整
洁。被斩断根系的杂草绝望地瘫在地
边，再也没了此前盘根错节、四处蔓延
的嚣张势头。

在薅草的间隙，笔者采访了现场
值班的歌师李有田。他说：“一天从早
唱到晚，就算 24 小时不间断也唱不
完。”自 1998年成为歌师以来，李有田
脑海里的打鼓草歌不计其数。

簸箕村是永善县境内打鼓草文化
传承得较好的村庄，当时全村人口
1644人，其中 600多人会唱打鼓草歌，
健在的歌师就有 11人。除簸箕村外，
永善县江边河谷地区虽偶有打鼓草活
动，但在规模、气势及群众参与度上，
均远不及簸箕村。

打鼓草活动是农村中一种独特的
文化现象，它既传唱历史，也歌唱当
下，内容兼具歌颂、批判和调侃，还会
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其教化作用不容
忽视。此外，打鼓草还是村民缓解酷
暑的良方，再炎热的天气，只要打鼓草
歌响起，暑热便会消散大半，充分彰显
了村民们快乐生活、诗意劳作以及乐
观向上、阳光豁达的胸襟与情怀。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老一代
歌师渐次去世，歌师和会唱打鼓草歌
的传承人出现青黄不接的困境，打鼓
草活动势头也日渐式微。值得庆幸的
是，永善县打鼓草活动已被列入昭通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各级政
府正积极推动落实对这一非遗项目的
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确保各项保护
工作落地见效。

打鼓草：金沙江畔的诗意劳作之歌
通讯员 廖云天

昭阳区苏家院镇双河村东、南、西三
面环山，山峦起伏蜿蜒，犹如一条巨龙；地
势南高北低，中部平坦。两条河流一南一
北相向流淌，齐头并进，在杨家大石桥交
汇后流入乐居大河。源源不断的河水宛
如大地母亲丰沛的乳汁，温柔地哺育着怀
中的“婴儿”——上万名群众、千亩耕地与
万顷良田。

“临水而居，择水而憩”，自古以来便
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双河村的先民们
显然深谙此道。我曾在双河村东边见到
过用汉砖和细腻黏稠的黄土砌就的小平
房，既简洁实用，又不失古朴厚重。据了
解，这是村民就地取材修建的，用于看护
苹果园。双河村人类活动的历史，大致可
追溯到千余年以前。

因坐拥充沛的水源，这里的农业和畜
牧业极为发达，是远近闻名的牲畜交易市
场和“鱼米之乡”。木瓜林村出产的大米
曾作为“贡米”直抵紫禁城，专供王公贵族
享用。民国时期，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
龙云曾特地派人在此修建粮仓，收购木瓜
林大米，既用作礼品馈赠达官贵人，也供
自己日常食用。

如今，木瓜林村的大米早已走进寻常
百姓家，成为昭阳区农特产品的一张亮丽
名片。而当年的龙家粮仓已不复往昔的
繁华与热闹，如一粒微尘悄然湮没于时光
长河，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双河村最初的村公所，是接管当地一
户迟姓大户的宅院改建而成的办公场所，
其历史可追溯至 20世纪 50年代。据村里
的老人回忆，那是一座典型的土木结构四
合院，坐东朝西，南北两侧还建有一溜厢
房。当年，放眼方圆数十里，实在找不出
几家有如此气派的宅院。

我曾仔细查阅《昭通市昭阳区志》，从
简短的文字记载中，于草蛇灰线间，寻觅
到村委会曾经走过的足迹。这是一段耐
人寻味的历史，村级政权组织的名称更迭
十分有意思：1950年叫五区（洒渔）第十二
村；1953 年改称洒渔区双河乡；1959 年改
为洒渔公社双河管理区；1962年唤作乐居
区双河公社；1965年被命名为东方红双河
大队；1978 年叫乐居公社双河大队；1988
年区乡体制改革后，正式命名为苏家院乡
双河村公所；2000年更名为苏家院乡双河
村委会；2012 年苏家院撤乡设镇，再次更
名为苏家院镇双河村委会。据村委会的
工作人员介绍，2012 年以前，村委会一直

在迟姓老宅院内办公。
2025年一个秋雨淅沥的周日，我和村

委会的老訾穿过一条种满花椒树的窄土
路，再次走进这座宅院，依旧能感受到往
昔的气息。这座宅院已由迟姓后人从村
委会购回，主人并未对其进行修葺，仍保
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模样：正堂是一栋两
层土木结构的房屋，最上层木质板壁上还
保留着“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万岁”等
字样；下层门楣处则有两条“无限忠于伟
大领袖”的标语，另一侧耳房的门框上，清
晰可见“最高指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
洲震荡风雷激”等文字。

宅院主人恰巧不在家，只留下空荡荡

的院落在风雨中静静伫立。透过斑驳残
破的墙壁和黛青色的瓦片回望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我仿佛听见往昔历史的车轮
声又在耳畔响起，一时竟有些恍惚，不知
身在何处。一个时代已悄然隐去，一段崭
新的历史又沐浴着春风拉开序幕，在这片
土地上谱写着新篇章。

双河村委会先后经历两次搬迁，办公
地点从村南边搬到了村东边，房屋从土木
结构升级为钢筋水泥，再到气派的小洋
房，越来越宽敞，办公条件也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双河村的产业发展和民生事业
均取得显著成效，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
升。当我们缓步走过老村公所的拐角处
时，只见几位老人正围坐在院坝里分拣大
豆，嘴里不知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脸上
露出开心的笑容。

然而，双河村“两委”并未因此停下前
进的脚步，他们为民服务的初衷始终未
改、热情丝毫不减，且目光更加长远，正带
领全体村民朝着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

单说苹果产业，双河村种植面积达
8270亩，还引进 9家公司专门从事种植与
销售，年产值超千万元，苹果已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与此同时，以校园足球为载体的特色
教育更是异军突起，堪称云南省特色教育
领域的一匹“黑马”，远近闻名。在当地能
人和村“两委”的牵头组织下，村民无偿投
工投劳修建了5个足球场，其中3个对外免
费开放，2个达到国家标准，这是何等的胸
襟和气度。此外，双河小学每年都会为全
市输送出20多名体育特长生，不仅擦亮了
村庄特色教育的名片，还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动力。

在挂满奖牌和锦旗的村委会办公室，
我和村党总支书记老付进行了短暂的交
流。我感慨道：“你们真厉害，能把一个村
治理得这么好。”老付说，他们只是完成了
分内工作，双河村能有如今的发展面貌，
离不开党的领导、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
以及全体村民的理解与配合。作为本地

土生土长的干部，只有踏踏实实地干好工
作、做好服务，才能不辜负村民的信任与
脚下的土地。我对此深以为然。

透过荣誉墙，我了解到：2020年，双河
村被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评定为“省级美丽村庄”；2021 年以
来，又两届蝉联“云南省卫生村”荣誉称
号；目前，村“两委”正带领全体村民，以饱
满的热情和扎实的行动争创“全国文明
村”。望着眼前这位中等身材、年龄比我
小七八岁的汉子，我心中油然升起敬意。
以至于离别之际，我只是紧紧握住他的
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一时间竟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干净整洁的双河村委会院落里，鲜艳
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院门口，宽阔平整
的水泥大道延伸向四面八方，打通了村庄
的“奇经八脉”，一直通到村民家门口。凝
望着脚下的这片土地，我觉得自己也和生
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一样，目光不再迷茫，
内心充满了自信，迈向乡村振兴的步伐也
越发坚定从容。

双河村：奏响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
通讯员 王 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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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坝子万亩稻田观光园一角。

双河村公所遗迹。

双河村龙潭活水。

秋 冬 时 节 ，落
叶纷飞，驱车从昭
通城前往鲁甸，仅
需 20分钟车程便能
抵达那片令人心旷
神怡的桃源坝子。

夕阳西下，金色
的稻田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眼前，层层稻
浪顺着舒缓的山坡
铺展开来，直至与远
处的青山相接。

那是一种铺天
盖地的黄，大地仿
佛将整个夏天的阳
光都凝聚在了这片
开阔的坝子里。

轻 风 拂 过 ，亿
万株稻穗齐齐低头
又昂起，泛起一片
沉默而喧嚣的金色
海浪，发出轻微的

“沙沙”声，如同大
地均匀的呼吸。

沿着狭窄的田
埂漫步，两旁半枯
的野草尖上还残留
着秋阳的暖意，泥
土与稻谷的清香交
织在一起，令人心
旷神怡。

这香味初闻干
燥，带着阳光的味
道；细品之下，又透
出一丝浆汁般的清
甜，仿佛是谷物生

命力最后芬芳的吐露。
“听这声音，嘎嘣脆，浆水足，是时候收

割了。”我正沉醉于稻田美景时，忽见一位老
农蹲在田埂上，用那双粗粝如老树皮的手，
小心翼翼地捻开一穗稻谷，捏起几粒放入口
中细细咀嚼。他眯着眼，脸上的皱纹如同被
风吹过的稻浪。

他告诉我，自己在这片田里耕作了 50
年，哪块田水肥足，哪块田产量高，他都了如
指掌。“你看这稻谷低头的样子，越是饱满，
腰杆越弯，做人也该如这般谦逊。”他的眼神
仿佛能穿透时光，看见几十年前父亲教他辨
认稻谷成色的场景。

“春天，你对它用了心，为它流了汗，秋
天它就不会亏待你。”他摩挲着金黄的穗子，
语重心长地说。

辞别老农，我继续前行。在一处田角，
几个孩童正在大人的指引下，小心翼翼地将
散落的稻穗一一拾起，放进小竹篮里。

这情景让我蓦然想起童年在外婆家的
时光。

那时，外婆也总在秋收后牵着我的手在
田里“拾秋”，她说：“每一粒稻谷都是土地的馈
赠，不能糟蹋。”外婆会将拾来的稻谷在掌心
上搓揉，吹去糠皮后，把晶莹的米粒倒在我的
手心里。回家后，她会给我熬一碗最朴素的
米粥，那米香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纯净的味道。

此刻，桃源坝子的稻香与记忆深处的米
香悄然重合，那份对粮食的珍惜、对劳作的
敬意，不就是最初播撒在心田里的种子吗？

行至稻田边缘，一座小小的石桥横跨溪上。
我望向田野的尽头，看到了阿杰——这

个去年刚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此
刻正架着手机在田埂上开直播。“家人们请
看，这就是我们桃源生态种植的‘稻花香’，
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对，旁边就是尤家
湾旅游景区……”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朝气。

起初，一生与土地为伴的父亲对阿杰的
“花架子”嗤之以鼻，但此刻，他就站在不远
处的柳树下，看似在休憩，目光却不时投向
儿子，眼神里虽仍有几分不解，却多了一份
看到稻田注入新活力后的宽慰。

“如今，稻谷长势更好了，孩子们学到本
事后又回来了，我觉得心里很踏实。他们无
论走多远，根都在这儿，在这稻花香里。”老
人感慨地说。

天色渐暗，蓝紫色的炊烟从老屋升起，
为这新旧交织的画面增添了几分人间烟火
的温情。

橘红色的夕阳给金色的稻田披上了一
件温暖的外衣，稻香在暮色里越发浓醇，它
不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是成了一种弥漫在
天地间的温暖。

老农关于“弯腰”的智慧、孩童拾穗时唤
醒的童年记忆、直播的年轻小伙阿杰在稻花
香里的执着……这些故事与眼前的景致交
融，在我心中绘就了一幅关于“初心”的画卷。

桃源坝子万亩稻田的稻香，不再是虚无
缥缈的意象，而是老农掌心的茧、外婆熬煮
的粥以及石桥上那悠远的目光。

这些具体而温暖的故事，已满满地装进
了我的心里，足够我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角落
里静静回味，并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初心，原来就藏在深秋的稻香里，它是
耕耘的笃定、收获的谦卑、传承的期许，朴素
如泥，芬芳如谷，沉甸甸的，一如桃源坝子那
弯向大地的稻穗，让成熟的脊梁在生活中学
会挺直。


